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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茫乌蒙大地，千山为骨、云雾为衣，
散落在群山褶皱里的古寨，是大山留在尘
世的鲜活印记。鲁甸县龙树镇境内的龙
树古寨，静卧于龙树河东岸，距县城 30公
里，是鲁甸历史上仅有的两座古镇之一。

古寨依山傍水，坝区地势平缓开阔，
土地肥沃、物产丰饶，是远近闻名的富庶
之地。如今，灰瓦土墙的老屋早已消逝，
石板路上马帮踏出的深深蹄印也已荡然
无存，唯有几棵参天古柏傲然挺立，历经
岁月变迁，默默诉说着这座古寨的过往
悲欢。

盐道重镇的往昔烟云

龙树古寨曾是汉、彝等民族融居之
地，各民族文化在此交融共生。往昔盐道
四通八达，马铃声回荡山谷，挑夫步履匆
匆，将山野物产送往四方。青山为屏障，
河流为血脉，古寨便是大山孕育出的魂
魄。乌蒙群山滋养一方百姓，也为这片土
地积淀下厚重的历史记忆。

关于古寨之名，《云南省鲁甸县地名
志》有着清晰的记载：雍正四年，清军从昭
通出发，不到此地天即黑，后鼓劲到此安
营扎寨，故名鼓寨。雍正九年战事平息，
地名慢慢演变为古寨。旧时鲁甸有两个
重镇，一个是县治所在地文屏镇，另一个
便是古寨镇，亦称古寨城。1932年正式设
立古寨镇，后更名为文贤镇，1938年恢复
古寨镇旧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
古寨镇建制撤销，改为龙树镇。

古寨整体呈狭长带状，昭阳区通
往炎山镇的旧公路穿寨而过，民
居沿南北向道路两侧错落排布，

人烟稠密。村寨依山脚修
筑，屋舍顺着缓坡层层

错落，背靠巍峨青山，面朝龙树坝子与奔
涌的河流。青山为屏，流水作带，枕山面
水的格局，让这里尽享山水之利。清晨薄
雾升腾，漫过檐角；傍晚余晖铺满坝区，田
野像镀上一层金辉，满目生机。山的沉
稳，水的灵秀，浸润着整座村寨，一代代乡
民在此落地生根，繁衍生息。

兵防要地的岁月遗痕
据《鲁甸县志》记载，古寨自古便是滇

东北的一处兵防要地。明末清初，此地为
彝族聚居区，先后属禄、陆、龙、苏诸土司
管辖，也是巴布彝民往返金沙江与乌蒙府
的中转要道，素有乌蒙府治“西部门户”之
称。清雍正五年，鄂尔泰推行改土归流，
乌蒙府划归云南管辖，于此设置古寨巡检
司，为从九品流官衙署，扼守川滇交界通
道，成为凉山彝民往来乌蒙的必经之地。

雍正九年，古寨土城动工修建，增设
古寨前营游击，派兵驻守，修筑军事营
垒。彼时，古寨隶属乌蒙中营汛地，设有
汛防署，即中营衙门。龙树河两岸黑鲁至
苏甲一带，泛称凉山。朝廷于此设置凉山
汛、苏甲汛、黑鲁基汛，兴建千总署、把总
署、外委署，布防阿噜伯、塘房等哨卡。派
驻古寨前营游击 1 员、守备 1 员、千总 2
员、把总 3员、外委 1员，马步兵共计 1100
人，分守凉山各处要隘。

古寨为夯土城墙，辟有东、南、西、北
四座城门，城内庙宇林立，有城隍庙、文昌
阁、武庙。城南圆宝山路口建有牌坊；城
西有江西庙、观音阁、财神庙；城中分布前
营门、中营巷道、后营门，以及官营盘、南
门榨子等设施。城池除东向靠山外，南、
西、北三面均开挖护城壕沟。古寨是军事
驻防重地，后逐渐形成热闹的商贸集市，
享有“小乌蒙旱码头”的美誉。当年大批
江西商人长途跋涉来此经商，集资修建了
江西会馆，作同乡落脚之处。每逢节庆，
会馆唱戏酬神，远近百姓前来赶会，场面
十分热闹。

乾隆年间，本地两大家族在古寨以南
3公里处开辟龙树街，集市逐渐南迁，古寨
商贸中心地位日渐式微。咸丰、同治年
间，滇东北战火四起，古寨作为军事要冲
屡遭兵灾，城内会馆、庙宇、衙署大多被毁
坏。连年战乱，百姓流离失所，古寨由此
日渐衰败。同治二年正月初，石达开率太
平军途经古寨，驻留 3 日，未发生大的战
事。署游击涂开科、李澍，先后主持修葺
城池。但因年久失修，城垣建筑逐渐倾颓
荒废。

文脉绵延 薪火相传
古寨的文教传统同样绵延悠长。清

光绪三十四年，当地创办官立二等小学
堂，是鲁甸境内较早的官办学堂，校址设
于旧时游击衙门。民国四年，县立二等
小学改制为区立国民小学；民国二十一
年，升格为县立小学；民国二十三年，再
度改建为二等小学，定名“古寨镇文贤二
级小学”，校址迁至武庙。民国三十年，

更名为“古寨镇中心国民学校”。解放战
争时期，地下党员以古寨小学为掩护，秘
密开展革命工作，在传道授业的同时播
撒革命火种。1951 年，学校改称龙树区
中心学校。1988 年，中心校随行政驻地
迁至龙树村，定名龙树镇古寨小学，办学
延续至今。

古寨民风淳朴，孕育出诸多乡贤，历
史文化积淀深厚。清光绪中后期，城中
沈氏家族第二代沈兆雄，生于同治初年，
府邸悬有“都尉第”匾额，一时声名远
播。其人德望卓著，深受乡里敬重。匾
额为横式描金楷书，长 1.3 米、高 0.6 米，
未镌刻纪年与落款。令人惋惜的是，20
世纪 80年代，因后人家境窘迫，此匾被外
地客商以 360元购走，从此流落他乡。明
代以前，都尉多为统兵武官。至清代，已
不设置地方实职武官都尉，民间匾额上
的都尉，大多为世职，是朝廷颁赐的荣誉
爵位。持有者未必手握兵权，但代表家
族曾经获得朝廷封赏。

三合柏下的千年守望

古寨旧迹大多湮没于岁月风尘，唯有
3株古树傲然屹立，树龄220余年，成为鲜
活的历史见证。一株生长于原文昌阁，即
今古寨小学校园内；另外两株伫立在旧巡
检署门前，即今古寨社区居民委员会门
口，树高 18米、胸径 83厘米，两棵大小相
近。古树枝繁叶茂，树冠浑圆如盖，山风
掠过，枝叶作响。

尤为奇特的是，在古树上，圆柏、侧
柏、刺柏 3 种柏树枝条共生，这便是乌蒙
山区知名的奇树——“三合柏”。它们扎
根古寨沃土，承载着和合相生的美好寓
意。初看只是寻常古木，走近细细端详，
便会惊叹大自然的奇妙。在当地人心中，
它们是一方祥瑞之木。当地流传一句老
话：城凭人兴，树伴城存。

据传，清嘉庆年间，古寨李氏先贤常
年往来川滇游学。他喜爱山间苍劲的柏
木，便决意寻找柏苗带回故土。他翻越重
重高山，以湿泥土护好树根，一路悉心护
持，携苗归乡栽种。“三合”二字，寄寓三物
共生、和睦相融之意，象征邻里和睦、包容
共生、生生不息。数百年来，古树静静守
望古寨，见证其兴衰起落，历经世事变迁。

三合柏树下场地开阔，历来是古寨最
富烟火气的地方。村中老者常聚于浓荫
之下，或斜倚树干，或安然端坐，或围坐闲
谈。大家聊农事收成，叙家长里短，追忆
古寨代代流传的旧事，感慨今日乡村振兴
带来的变化，话语舒缓从容。山风穿过枝
丫，树叶簌簌作响，叶片悄然飘落，落在老
者的肩头。时光缓缓流淌，古树默然伫
立，倾听一代又一代人的悲欢离合。

古寨的繁华从未真正消散，只是换
了一种方式延续：扎根沃土的“三合柏”，
看过这片土地商旅往来的繁华景象，而
今又见证着古寨在乡村振兴中焕发出的
勃勃生机。

五尺道的青石板上，留存着 2000
多年前马蹄踏出的30余处凹痕。许多
途经此处的过客，未必知道这些被岁
月打磨得光滑的蹄印里，藏着一条将
西南边地的白银运往中原的隐秘通
道。乌蒙群山的褶皱间闪动着银矿的
微光，马帮的铜铃沿着古道一路响过
崇山峻岭，朱提银就此在华夏文明史
上留下属于西南边陲的重要印记。

《汉书》中短短5个字的记载，不过
是朱提银漫长历史中的一个注脚。早
在战国末年，乌蒙群山出产的足银就
辗转运往中原，成为边地部族向诸侯
国敬献的珍品。西汉王朝平定西南
边地后，并未将这里的银矿视作普通
的地方矿藏，而是专门设置银官驻
守，对朱提银的开采、冶炼及跨区域
商贸进行管控。凭借其纯度高的特
点，朱提银迅速成为汉代重要的货币
原料。后世考古发掘的汉代皇家金
器伴出遗存里，也曾发现带有朱提印
记的银锭残件。

新朝王莽推行币制改革时，为朱
提银划定了专属品级标准。一等朱提
银价值 1580 钱，相比同期普通足银高
出 600钱。远高于其他银产地的品级
认定，让“朱提”从地域名称变成“上品
足银”的代名词。这一文化指代延续
近2000年，直至清代文人的笔记里，提
及足银器物，仍以“朱提”为雅称。

不少人对五尺道的印象仅停留在
茶马商道上，却很少有人知晓，开凿五
尺道的初衷，是将乌蒙群山出产的银
料运往中原。这条最窄处仅容单人牵
马通行的山间道路，在秦代由数万民
夫依山势开凿而成，打通了巴蜀与滇
东北的往来通道，也由此开启朱提银
长达数百年的商贸黄金期。这条山道
绝非单纯的货运通道，它像一条藏在
群山之间的文化纽带，一头连着黄河
流域的礼乐文明，一头连着云贵高原
的多民族文化。在货物双向流通的同
时，文明交融也伴着山风，缓缓浸润乌
蒙大地。

东晋常璩写下《华阳国志》时，朱
提一带已是西南地区少有的富庶之
地。河谷平地绵延数十里，濮、僰先民

在此开垦出连片的稻田，家家户户植
桑养蚕，山间银矿持续开采。农耕、桑
蚕、采银三大产业并立，使这片群山环
绕的土地摆脱传统边地的贫瘠面貌，
成为西南地区远近闻名的富饶之地。

五尺道上，驮着银矿、铜器的马帮
日夜穿行、络绎不绝，山道常年尘土飞
扬。乌蒙特产经山道运往长安、洛阳
等地，中原的冶铸技艺、礼俗文化也沿
着古道传入滇东北。不同地域的文化
在山路上碰撞、交融，逐渐沉淀为朱提
独有的文化气质。

汉晋之交，鲁甸乐马厂银矿迎来
鼎盛期。这座深藏于乌蒙群山的矿
区，后来发展成为西南地区规模最大
的银铜冶炼集散中心。“采之不足以
自食”的记载，印证了当年开采的盛
况——即便矿洞昼夜开采，产出的银
料依旧供不应求。蜀汉经略南中时，
乐马厂出产的白银成为稳定西南边疆
的重要支撑，既充盈府库又保障军需，
为蜀汉在西南多民族地区的治理提供
了坚实保障。

数百年持续不断的银、铜开采和
冶炼，催生了从采矿、冶铸、雕琢到跨
区域销售的全产业链。大量矿工、匠
人、行商聚集于矿区周边，不同文化在
此交融，使朱提文化和古滇文化、南诏
文化并称为云南早期三大文化，为西
南地区的贸易往来、多民族共生写下
了厚重的历史篇章。彼时的朱提，早
已不是偏僻的矿产地，而是西南边疆
颇具影响力的文明交汇枢纽。

如今，站在五尺道上，山间早已听
不到马帮的铜铃声，乐马厂老矿洞洞
口也长满了齐腰高的荒草，但朱提银
留下的文明印记从未消失。那些翻山
越岭运送出去的朱提银锭，成了各地
博物馆展柜里的珍贵文物。源自汉晋
的锻錾技艺代代相传，昭阳区、鲁甸县
的非遗工坊内，依旧回响着叮叮
当当的锻打声。2000多年过
去，朱提银早已不再只是
单纯的银料，而是中
原 文 明 和 西 南
边 地 文 明 交 融
的鲜活物证。

藏在蹄印里的千年脉络
杜恩亮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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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古寨门前的“三合柏”。

千年蹄印依旧清晰。


